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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尖撑起踞腰
织机一端，提综杆、
打纬刀与分经棍翻
飞间，一根根彩线
往复穿梭。

或浓或淡、或
疏或密，原本无序
的线条在手经指
挂、机杼声声中，尽
表纷繁纹理与斑斓
色彩，也将织锦人
的审美意识、生活
风貌、文化习俗、宗
教信仰与艺术积累
一一浓缩。

听，它们无言，
却又分明回荡着澎
湃的历史足音，那
足音从琼岛黎寨传
来，响彻上下三千
年，如云雀之影，穿
透云霄。今天，当
我们翻开黎锦这本
“无字史书”，见到
的不仅是中国纺织
史上的“活化石”，
亦是经纬交错间的
一方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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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黎明时刻，大多庇佑和供
养皆源于岩洞、森林和大海。三千多年前，
当第一批黎族先民渡海而来，便环海而居，
此后又迁居琼岛腹地，栖身莽莽山林。采
野果、猎野味，黎人饮食仰赖山林，衣被同
样如是。

在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文献通考》
和清代《黎歧纪闻》等史料中，均可见海南黎
民“绩木皮为衣”之记载，其中由清代定安知
县张庆长编纂的《黎歧纪闻》一书便曰：“隆
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
被。其树名加布皮，黎产也。”

粗纤维的“树皮布”经浸泡、漂洗、拍打
等工序后缝接成衣，而后随着人类手工技
艺的愈发精细，黎族衣被逐渐迈向“有纺时
代”。

1954年，由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
和广东省有关部门组成的海南岛考古调查
工作组，在海南多处黎族聚居地采集到新
石器，其中就有古老纺织用具——石纺
轮。自2018年对陵水内角遗址进行持续
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们也陆续从该遗址
中发现一批陶制纺轮、骨针。

从石纺轮到陶纺轮，诸如此类的物证
“碎片”，拼凑出的正是海南岛先民开始从
事纺织生产的史实。

地理名著《尚书·禹贡》有云：岛夷卉服，
厥篚织贝……锡贡。据我国著名人类学家
容观夐教授考证，“卉服”与“织贝”则均指草
木植物纤维制成的纺织品。

由《尚书·禹贡》的成书时间倒推，不难
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琼岛黎人所织之
物已进贡中原，其工艺水平可见一斑。

那琼岛黎人所用纺织纤维取自何种草
木？容观夐教授认为，其原料包括且不限
于木棉、麻类、芭蕉、葛藤、勾芒木。而诸多
原料中，又尤以木棉备受青睐。

以木棉花絮织就衣被，苏东坡谪贬海
南时是见过的。他在《书传》卷五《夏书·禹
贡第一》中，便曾为“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作注：“南海岛夷，绩草木为服，如今吉贝、
木绵（即木棉）之类，其纹斓斑如贝，故曰织
贝。”这一注解与宋蔡沈在《书经集传》中的
记述相呼应：“南夷木绵之精好者，亦谓之
吉贝。”

但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吉贝和木棉
是两个种属，古人多有混用，黎族先民纺织
所用应为海岛棉，本文按下不表，仍以吉贝
指代木棉。梳理至此，不免仍有两点疑问：
黎人为何钟情木棉？木棉棉絮洁白，又何
以织就斑斓之纹？

三国时期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
（原书已佚，宋《太平御览》有援引）中给出
回答：“五色班布以（似）丝布，古（吉）贝木
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玽，
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
绩，任意小抽（轴）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
班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

可见，木棉的确是纺纱织布的上好材
料。而在当时，琼岛黎人也已掌握染色技
术，懂得“染之一色”。

到了唐代，琼岛黎人从事纺织生产时，
更将提花织锦技术谙熟于心。唐代段公路
《北户录》载：“琼州出五色藤、合子书囊之
类，花多织走兽飞禽，细于绵绮。”《海南省
志·民族志》认为，“织走兽飞禽”是黎族棉
纺织工艺中的一大特点，史籍所记应与琼
岛黎人有密切关系。

从挈丝抽纱，到纺布染色，再到提花织
绣，随着工序与技艺的一步步完善，真正意
义上的黎锦轮廓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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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生产
的纺织物，也就是人们
通常简称的“黎锦”，无
论在什么场合，一经展
示，其色彩、图纹、工
艺，总能让人眼前一
亮，叹为观止。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2年年会期间，黎
锦技艺在论坛主题公
园展示。黎锦已连续
多年在年会亮相并作
为“国礼”赠予海内外
嘉宾。

蹚过了约三千年
的历史长河，黎锦保留
了古老的传统，也焕发
出时尚的魅力。

今天，黎锦在传承
与创新之间，以开放的
姿态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

让我们随着黎锦
的华美经纬一展其绚
烂多姿。

编者按

自春秋战国“厥篚织贝”以来，黎族纺织品
一直是历朝贡单上的常客。

“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
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汉书·地理
志》中的这段描述，说明当时海南岛上的纺织
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否则不会出现“民皆服布”
的现象。如此背景下，这一地方名优特产入贡
可谓顺理成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
便有记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
布献之。”

从织贝到广幅布，翻阅史料会发现，黎族
纺织品的别名与种类远不止于此。

“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拆
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
幕。”宋朝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提及的黎
幕与广幅布极为相似，也与宋人周去非在《岭
外代答》中描写的黎饰如出一辙：“海南所织，
则多织品矣……间以五彩，异纹炳然，联四幅
可为幕者，名曰黎饰。”

能让诸多文人不吝赞美之词，可见其名远
扬。据《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三年（1133年），
一次上贡京师的9种纺织品中，海南岛独占吉
贝布等5种。既被冠以“贡品”之誉，海南吉贝
布在民间热销也是必然。绍兴十一年，闽广一
带输入京师杭州的24种棉织品中，便同样包括
来自海南的吉贝布等织物。

至元代，海南吉贝布已行销我国江淮、川
蜀等多地，并凭借“茸密轻暖”的优良性能为人
们所青睐，以至于一时间人人争相学习其纺织
技艺。

技从何处学？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
录》中还原了这段历史：“国初时，有一妪名黄
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
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
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
若写。”

黄道婆自崖州采撷技艺而归，推动我国棉
纺织产业完成一场大变革。这一过程中，黎族
纺织技艺又发挥了多大作用？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黄友贤认为，当时
的崖州地区是黎、汉人民混居，黄道婆很可能
是向黎人学习了挈花等技艺，再结合汉人的织
机设备进行改良加工。因此，黎族纺织技艺对
于我国纺织技术革新所起到的作用，不言而
喻。

明代，黎族纺织业上承宋元传统，并无重
大变化。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明人顾
岕在《海槎余录》记载：“黎俗，四月晴霁时……
徐徐转锄，种棉花，又曰贝花。”而明正德《琼台
志》中又说：“棉花俗呼贝花，吉贝一名攀枝（木
棉又名攀枝花）。”

可见，被称为贝花的这种棉花，并非此前
黎胞常用的木棉，黎族纺织业似乎正历经从
吉贝到贝花的原料更替。这一推测并非
空穴来风，今天，黎族地区用木棉作为
原材料纺线织布的现象已不多见，仅
有木棉树种植数量较多的昌江等地仍
传承至今。

一如贝花在琼岛黎地的引种传播，彼
时，汉文化对黎族纺织业的影响也日渐显现。

“黎人，女工纺织，得中国彩帛，拆取色丝
和吉贝织花。”据明代罗曰褧《咸宾录》载，当时
黎族织女会利用汉族彩色丝线在棉布上绣花
刺字，而到了清代，黎族纺织品上已出现“福禄
寿喜”“太极八卦”“八仙过海”等汉文化元素。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交汇共融，黎族
纺织业发展至最高峰。

“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
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
浓丽可爱……布帛则攀枝吉贝，机杼精工，百
卉千华，凌乱殷红，稀疏尔暑，密斜弭风，盖谓
琼布也。”从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中的这段
描述可见，黎族纺织技艺当时已达到极高水
平，而“黎锦”二字也终于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
款款走来。

对黎锦文化苦心研究十数载的王海
昌，始终记得发生在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天，他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采
风时，一眼便相中了某户村民家中的黎
锦。可一次次登门，对方始终不肯卖。见
他不依不饶，那户人家终于吐露实情：这套
黎锦是家中阿婆结婚时穿的，人过世时是
要“带走的”。

几年后，阿婆过世，果真就“带走”了黎
锦。

这段往事让王海昌印象极深，更真真
切切地让他意识到：黎锦对于黎胞而言，其
意义绝不止于衣被二字。

到访海南省博物馆海南少数民族非遗
陈列展厅，细细端详眼前的一件件黎锦，会
发现它们的线条、色彩与图案各不相同。
也正是在不同元素千变万化的排列组合
中，每一件黎锦皆可演绎乾坤之大。

在《黎族织锦图谱》一书中，王海昌共
梳理出150多种织锦图案纹样，大体可概
括为6种：植物图案、动物图案、人物图案、
景物图案、文字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图案。

“其中，人形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之
一。”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黄友贤认为，
人形纹体现了黎族社会的祖先崇拜意愿，
有祈望人丁兴旺、人口繁衍的意味。

而当人形纹与其他图案组合时，一幅
幅黎族生产生活场景便鲜活展现：譬如与
牛组合构成牛耕图，与弓箭组合构成狩猎
图，与木臼组合构成舂米图，与轿子组合构
成婚礼图，众多人形纹组合则构成舞蹈图。

一切艺术的产生，皆源于人类表现和
交流情感的需要。黎胞将黎锦视作一种情
感语言，经纬交织间不仅见自己、见祖先，
也见天地、见众生。

山川景物、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虫鱼
鸟兽，它们常常以波浪线、三角形、星形等
简洁抽象的写意手段出现在黎锦上，洋溢
着黎族先民朴素的生态哲学思想。尽管图
案构成往往只有寥寥几笔，却处处有巧思，
比如通过加粗波浪线大山的崇高与壮美，
将波浪线变细体现河流的蜿蜒与柔美，可
见黎胞审美感知之敏锐、审美个性之灵动。

黎锦文化自成体系之余，五大黎语方
言区却又各有不同。

譬如，润方言区的黎锦纹样色彩最
为鲜艳，赛方言区和美孚方言区黎锦筒
裙的整体色调则相对灰暗、单一；在人形
纹的运用上，哈方言区以大型人纹及叉
腰人纹为主，杞方言以多个排列的小型
人纹为主，与赛方言织锦人纹一样带有
蛙的意味，润方言区人纹以大型祖公纹、
祖崇纹为主，美孚方言区则为抽象的人
纹。

过去几十年，在时代的变迁与传承人
群的日渐式微下，黎锦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一度濒临灭绝。2009年10月，“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从建设传承场所到

进行技艺培训，从编制
保护规划到办展交流
宣传……值得庆幸的
是，人们从渐成系统
的保护工作中可以
看到，这门传统技艺
如今正被越来越多
的公众所认识、消
费、欣赏，呈现出既传

统又时尚、既古老又新
鲜的“腔调”。黎族服饰。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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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黎锦图案。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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